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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徒生奖”和曹文轩

相信很多儿童文学人会对2016年 4月4日

那一晚记忆犹新。从博洛尼亚童书展传来消息：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了2016年国际安徒生

奖，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首次获得世界上最具

权威的儿童文学大奖。这一消息让“国际安徒生

奖”和“曹文轩”成为2016年中国儿童文学最值得

书写的两个关键词。

高洪波、海飞等认为，曹文轩的获奖象征着中

国儿童文学作家和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有

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文化自信的倡导具有实质

性的意蕴，对提升社会各界对儿童文学的关注非

常必要和及时。同时，促进了中外儿童文学的互

动和交流，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新

的发展和繁荣。高洪波还强调，“曹文轩用一系列

作品和言论得体地回应了这一奖项，他的创作与

理论为安徒生奖增色许多，毕竟中国有三亿多少

年儿童，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作家都不容忽视的

读者群体”。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这是一个让人等

待了许久的消息，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多少感到一

点意外惊喜的消息”。学者方卫平说，从30年前

严文井、陈伯吹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开始，中国儿童文学人就

开始了与国际安徒生奖逐渐走近的过程，多位中

国儿童文学作家、画家先后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

的提名奖，但一直与最终奖项擦肩而过。方卫平

还记得10年前，第30届IBBY世界大会在我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会议期间，时任与侯任的两

位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与我国一些知名儿童

文学作家、学者座谈，当时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希望

了解的许多问题，今天看来还只是关于这一奖项

的一些常识。去年，在第一届全国儿童文学作家

与编辑研修班讲课时，方卫平也曾被学员问及中

国作家何时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就连今年初获悉

进入了评奖最后五人小名单的曹文轩本人，当时

也低调地表示，他对20%的概率不作想象。方卫

平认为，曹文轩的获奖，对于其本人，对于国际安

徒生奖和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当然都是一桩很

有意味的事情。它不仅是最高荣誉，也是一次机

遇：一次思考儿童文学现状、观念，思考中国儿童

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之关系，思考儿童文学未来

走向的机遇。把握这样一次机遇，可能是曹文轩

获奖留给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一个课题。

与世界对话

作家汤素兰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是“与世界对

话”——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正在和世界对

话，而世界也开始倾听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汤素兰是第一时间在现场见证了曹文轩的

获奖。她回忆说，10年前也就是2006年，自己首

次参加博洛尼亚童书展，中国童书淹没在整个书

展中，显得灰头土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存

在。而10年后，整个展厅最中心的位置建有中国

馆，来参观与洽谈的人络绎不绝。中国出版人、作

家在展馆里做的活动，也会吸引各国的参展商与

读者驻足。汤素兰也在今年的博洛尼亚童书展上

为自己的8本图画书的英文版举办了首发式，并

且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同时，在今年的博洛尼

亚童书展上，中国有多家出版社和多位作家做了

全球版权推介活动，有的出版社还邀请世界著名

的作家、画家、出版人与中国作家、画家、出版人对

话，这一切在10年前是不能想象的。她认为，中

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与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少儿出版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中国儿童

文学诞生伊始，中国作家一直在努力探寻、开拓自

己的儿童文学之路。但100年来，获得国际认可

的作家和作品并不多，被世界各国儿童广泛阅读

的作品更少。而曹文轩的获奖表明，中国儿童文

学已经开始汇入到世界儿童文学之河，世界儿童

文学也因此将更加丰富多彩。

“图画书”和“原创”

众多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列出的关键词中，

“图画书”“原创”和“原创图画书”位居前列。正如

高洪波所说，“图画书以迅猛发展的出版势头成为

今年的重要话题”。

海飞告诉记者，2016年，中国的原创图画书

井喷式发展，成为最大亮点。年产4000种，其中

原创2000种。中国有了自己的图画书研究中心、

自己的图画书排行榜、自己的图画书大奖“中国原

创图画书时代奖”，并有多种绘本在国际上获奖。

高洪波认为，这种“标准小儿科读物”傲然又自然

地进入无数社区、无数家庭以及无数实体和网上

书店，成为小孩子与大作品的阅读标本，这是经济

发展与文化发达的特殊标识，也是小康社会的中

国符号。色彩缤纷与文字讲究的优秀图画书是小

孩子童年回忆的可贵资源和快乐的记忆平台，他

希望图画书的出版势头能保质保量地发展。

作家秦文君认为，优秀的图画书不但是文和

图的有机交融，还能升华出灿烂的美感，讲述故事

和道义，富有创意、个性和优美的艺术欣赏空间。

对孩子来讲，美是没有极限的。每个孩子在成长

最初都对美有种敏感性，对美饱含热情和天真的

兴趣。对天性之美的保护也是童书的大使命。秦

文君认为引进优秀的图画书版权是非常明智的，

但也应该看到，图画书市场的热度以及广受关注，

使得有些出版机构不假思索就把国外一些不那么

出色的图画书也引进了。其实很多国家对外来文

化的审视姿态一直很强势，引进版权都是有严格

比例的。不一定是别人的东西不好，而是他们更

重视本土文化。她很高兴看到，有一批作家、评论

家、学者纷纷加入原创图画书的文本创作，有才华

的本土画家也不断涌现。原创图画书《我要飞》

《会说话的手》《好像》《不要和青蛙跳绳》等的出版

也表明：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在路上，任重道远。

说到2016年儿童文学，刘绪源首先想到的是

“原创”二字。他认为，这明显地体现在儿童图画

书上，原先只关注引进的许多出版单位，现在纷纷

关注起原创来，原创图画书不仅数量惊人，质量也

有较大提高，高质量的原创作品已开始出现。除

了图画书，桥梁书、低幼书和儿童文学的中长篇，

都在2016年有明显的发展。因为曹文轩获奖，大

家对于原创作品的自信也大增，“中国的原创并不

低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文学”这一观点也开始被

许多人所接受。对此，刘绪源却不无担忧：“我近

来时时想到鲁迅的一些重要论述。为什么鲁迅说

‘翻译比创作更重要’？为什么他说那时中国作家

如获诺奖反而不利于中国文学？他这话只适用于

那时而今则全部过时了吗？我不这样认为。至

少，现在仍须学习、引进世界一流的文学，原创也

仍须大大提高——这里有巨大的提高空间。在原

创大发展的今天，让我们多想想如何让这原创达

到更高的水平吧。”

某次图画书评奖中,数十本入选的书中只有

一本平装本，这让汤素兰不禁发问，图画书一定要

是精装的、高大上的吗？为了更好还原图画的色

彩，体现图画书的美术价值，越好的纸张、越精美

的印制，越能呈现图画书的美,但自然带来高昂的

定价。汤素兰说，当图画书越来越高档精美时，我

们是否还记得那些普通的孩子也应该有资格读一

读优美的图画书呢？同时，汤素兰认为，在图画书

的创作过程中，美术作者极其重要。文字是时间

性的，图画却是空间性的。在文字达不到的地方，

需要图画去补充，在文字已经表达的地方，需要图

画去丰富与再创造。如果我们要创造中国的图画

书时代，更需要调动画家们的创造力。

“黄金时代”与“含金量”

11月11日，本报发表《“黄金十年”究竟有多

少含金量？》的文章，对近来儿童文学出版界的“热

词”之一——“黄金十年”（或曰“黄金时代”）做了

概念的厘清和现象的反思。“黄金时代”和“含金

量”也成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家2016年儿童文学的

重要关键词。

作家萧萍认为，或许“黄金时代”这个词汇本

身就包含了“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之意——

最繁荣的、同时也是最功利的——以至于在这金

灿灿打底的岁月中间，有童书出版人曾经毫不避

讳地揶揄“自己整天在忙着抢钱”。二孩时代，家

庭亲子阅读话题的方兴未艾，全社会对儿童文学

的空前重视和热情，这一切为这个大市场奠定了

喧哗的基础，这自然是不可多得的黄金土壤，那

么，我们是否可以生产出配得上这个土壤的文学

作品呢？萧萍说，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出版社

以及阅读推广机构，其热情与助推力是重要的，反

省和思忖更是关键，而最最核心的，恐怕是修炼内

心——修炼写作，修炼爱、定力以及朝向未来的责

任感。如果一个时代的作家耐得住寂寞，沉淀得

了光阴，有金黄质地和博大胸怀，那么我们的中国

故事就会吸引全世界孩子的注视和倾听，或许这

才是“黄金”的真正含义。

批评与创作一直是文学的双翼。汤素兰欣喜

地看到了儿童文学界对“黄金十年”的反思甚至质

疑，对真诚理性的儿童文学批评的倡导与呼唤。

她相信，通过作家的艺术自律和批评家们的引导

推动，未来中国的儿童文学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

向发展，在量的增长的同时，一定会有质的提升。

“也许因为2016是童书出版第二个‘黄金十

年’的第五年，对于‘金’的理解，时时刺激人心。”

刘绪源将关键词定位为“含金量”，他认为《文艺

报》对于“黄金十年到底有多少含金量”的讨论，更

强化了这种感觉。对于含金量，刘绪源认为有两

种解释，一种是真金白银，即靠童书赚了多少钱，

这比较好算。赚钱并不是坏事，因为童书的印数

就是这样上去的，童书出版产业也是这样发展起

来的。但如果认为金钱就是一切，那就很可怕

了。至少文学性、艺术质量、审美含量这些都不是

金钱所能取代的，这方面的含金量同样不可忽

略。2016年，许多作家看到了文学质量的重要，正

努力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新的境界，出版社和上级

主管部门也加强了这方面的意识，这都是与过去

很不一样的喜人现象，这也是”含金量“一词引起了

人们新思考的原因。

“井冈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

10月28日至29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主

办的“儿童文学的潮流——井冈山儿童文学创作

出版研讨会”举行，近30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出席。作为参会的惟一一位“80后”作家，陈诗哥

认为，此次会议与30年前的新潮儿童文学庐山会

议有着精神血脉上的承接和延续。30年前，庐山

会议在一个急需拨乱反正的语境中召开，会议的

倾向性十分明显：与此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切割与

疏离，回归到艺术的正道。因此，前辈作家摧枯拉

朽，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此次会上，前辈作家们

回忆他们之间的故事与情谊，对陈诗哥来说是一

种深深的滋养；更让他受触动的是前辈作家对人

生和思想的关注。譬如，曹文轩对中国古典主义

美学的诠释，并实践到写作中，创作跟理论的互动

形成合力；又如殷健灵评论金波的文章《学不来的

“淡”与“静”》中，读者不仅见到了金波，还看到了

殷健灵。陈诗哥认为，这样的写作其实是人生的

一种修炼。“这样的关注，我觉得在年轻作家中是

不够的。我们对理论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更多

是依靠天赋和经验来写作的。当然，这样我们也

会写出很多好作品，甚至是天籁一般的作品。但

是，这样的写作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多久？会不

会重复自己？从另一方面说，如何运用足够的手

段与技巧来化解思想的硬块，也是我们面临的一

大问题。”

会上，方卫平谈到，中国儿童文学需要重新面

对经典，悉心领会它们的精髓与妙处，才有可能发

现并别具一格地使用这些资源；梅子涵强调要给

中国儿童提供具有“母乳”般特质的文学作品；针

对中国儿童文学多元化的局面，朱自强提出儿童

文学需要新的评价标准……陈诗哥说：“从庐山会

议到井冈山会议，30年来文学思潮风起云涌，我

觉得有一种潮流是永恒的，那就是对人生和思想

的关注，朝向经典的写作。”

青年作家

2016年，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身影及其成长

引人关注。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多套儿童文学丛

书陆续出版或正在酝酿之中。方卫平发现，相聚

在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作家编辑研修班和鲁迅文

学院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高级研讨班上的儿童文

学作家，大多数是新世纪以后陆续涌现的青年作

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新生代

作家的一次汇聚和检阅。

方卫平认为，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新

生代儿童文学作家做比较的话，世纪之交的青年

作家们可能具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首先是他们

所处的文化、时代环境，所面对的生活和文学话

题，已经跟30年前迥然不同了。市场规律对社会

生活的主宰、文学生活多元化时代的来临，还有新

的教育环境、媒介环境、审美环境等等，都对当代儿

童读者的阅读生态做了新的瓜分和重组，使得以

纯文学为基本追求或者基本考量的文学思维方

式，在今天可能已经难以畅行无阻。对这一代儿

童文学作家来说，无论他们个人的文学理想有多

么执著，在整体上，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生活、文学发

展环境以及面临的挑战，可能都比前辈要更加复

杂。其次，新生一代儿童文学作家已逐渐淡化和

模糊了可能拥有的共同的文学心理、志向和群体

面貌，在文学心灵上并没有聚集在同一面文学的

精神旗帜之下。而这种相通的历史体验和文学理

想可能曾经是30年前那一代新生代作家进入儿童

文学创作时通用的文学名片和身份。在今天，一

个文学的共名时代已经结束，这种结束既是社会

生活的影响使然，可能也是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以

来，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文学生命进化的一种必

然。第三，这一代青年作家的个体文学命运与30

年前那一批新生代作家有了很大不同。一个作家

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个人机遇、悟性、努

力和造化所决定，很难再以集体的名义来享受共

同的荣光。而30年前，很多作家的成功可能是因

为他们自觉汇入到某种成功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团

队中。方卫平说，代际存在可能是我们社会生活

和文学生活的一个重要形式。所以，每一个时代

的作家群体，常常会表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他们

共同参与、写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于这一代

青年作家而言，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拥有并展

现他们独特的写作理想和写作智慧，是时代环境

的要求，也应该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要求。

鲁院儿童文学高研班

提到鲁迅文学院举办第三十届中青年作家高

研班，这是自鲁院2007年举办首届儿童文学班以

来第二次举办儿童文学班。作为学员的陈诗哥认

为，与全国儿童文学作家编辑研修班共同来看，从

国家层面如此频繁地对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

编辑进行培训，有一个背景：在经历童书出版黄金

十年后，中国儿童文学亟须提升含金量。

68天的学习给陈诗哥留下了深刻印象。鲁

院为儿童文学班设计多方面的课程，因为修养、文

化格局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习期

间，鲁院还举行各种高质量研讨会、文学对话和沙

龙，信息量之大，令陈诗哥觉得不啻于一场饕餮盛

宴。但陈诗哥也提到，在研讨会上评论学员作品

时，同学们的火力还是不够。一方面，我们应有认

识自身缺点的勇气；另一方面，创作与批评其实就

像一对有趣的冤家：它们是一对恋人，但经常吵

架，甚至有时会对抗，但在对抗中往往会有好作品

产生。

在鲁院，让陈诗哥深受触动的不止是切磋讨

论，还有同学们满满的童心、善良、纯朴、热情和创

造力。“儿童文学作家，大概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

子吧。所以我充满了好奇，我这些鲜活的、善良

的、有创造力的作家同学，在未来若干年，将会把

中国儿童文学带往何处呢……”

幻想文学

幻想与现实永远是文学的两个翅膀，两者的

结合是世界儿童文学最重要的表达方式。秦文君

认为，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里，少年小说是最强

的，幻想文学创作是相对薄弱的，而孩子对幻想类

作品有着强烈的向往。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一大

方向是幻想类的儿童文学，尤其是有着东方审美、

世界表达的大格局作品。秦文君注意到，2016幻

想类作品还是比较兴旺的，上海有6个中青年儿

童文学作家，历时3年，共同创作了幻想作品《小

熊包子》系列，写上海一个姓熊的学生，收到神秘

人半夜送来的快递，包裹里是一只散发着“高兴的

味道”的小熊，它有魔法纽扣，天生爱冒险，肚子里

装满有趣的故事，向往去热带稀树草原上的象骨

小屋，去国王的厨房和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开展种

种探险，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孩。《小熊包子》一

出版就广受孩子欢迎，获得桂冠儿童文学奖，入选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的百种好

书。秦文君认为，作为一部原创的幻想儿童文学，

它的文学描绘很丰富。它的成功，赢在幻想出新，

赢在凸显东方元素、标新立异、高雅的艺术趣味，

还赢在作者是几易其稿，作品是慢火熬出来的。

儿童新话本

这是2016年儿童文学批评中出现的原创评

论术语，是儿童文学作家和批评家班马立足于萧

萍《沐阳上学记》独特的实验性而进行的批评性新

阐释，体现出一种理论原创性自觉力，也体现评论

对作品和作家的穿透与导引。萧萍认为，“新话

本”在批评家的阐述中除了承接了明清小说之前

的话本意蕴，或许更多地意在传达一种多媒体时

代的写作理念：多元的，边缘的，交融的，跨界的，

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多种可能性。在班马的批评

性阐述中，最跳脱的孩子“话”，和时代最具热点、

最纠结的妈妈“话”，拼贴起三个实验性板块，阐述

“唯有‘现场’才是‘超文本’的真正根本要义”，并

指出“儿童新话本”在形式上的实验探索意义是：

“‘跨界’‘图书’怎样与‘立体媒介’发生连接，乃至

从‘现场感’的角度突破‘文字’平面表述的用意，

最终获得日常亲子经验和教育价值的体现”。萧

萍认为，这种新角度和新名词在批评中的运用和

阐释，也和文学界在近年不断呼吁的原创性批评

暗合，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理论的参考意义。

独生小孩

《独生小孩》早在2015年底就引起世界关注，

是《纽约时报》的十佳绘本，“80后”的画手郭婧用

这本无字书描画了她的童年。今年8月它被引进

国内，再次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萧萍评价说，这

本不着一字的铅笔书充满了独特的感伤与温暖，

更映衬着2016年中国全面放开的二孩政策，显得

格外意味深长。“独生小孩”，这个特殊的、富有中

国式特色的称谓，这个淡淡的孤独背影，这个透露

着东方式怀旧与想象力的名词，终于在2016年

定格为一种历史，也成为几代人刻骨铭心的集体

记忆。

隔膜和期待

作家汤汤在被问及关键词时，几番斟酌，选择

了“隔膜和期待”这两个词，她说，这源于她参加第

九次作代会时的一些感受。

汤汤说，会议期间，常会有人问自己来自哪

个代表团，写什么门类。听到她回答“童话”两个

字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反应：“童话啊，童

话很好啊，书卖得多，儿童文学赚钱，好得很。”

然后话题就到此为止了。这让汤汤有一点小小

的尴尬。

汤汤认为，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学里一直是

很边缘的，仿佛是一个陌生又遥远的存在，这些

年突然跃入大家的视野中，竟是因为它的市场表

现，而不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和文学魅力。大概

许多纯文学作家都会觉得儿童文学的文学标准、

精神高度、对人类生活和灵魂的探索程度等都和

纯文学不在一个平台上，尽管嘴上不说，在内心

对儿童文学的误解和偏见却根深蒂固。现在有

一些成人文学作家也开始写作儿童文学作品，这

是一件十分好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中国

儿童文学的艺术品质。但在会议间歇，她也听到

一些作家对这种“加入”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纯

文学作家转向写儿童文学，并不是因为童心和孩

子，而是因为写作难度低一点，还有就是“蛋糕”

的诱惑、经济效益的诱惑，这其实是某种形式的

“堕落”。汤汤认为，这“不以为然”说明了同样

一个问题——对儿童文学的偏见——纯文学（成

人文学）是优于儿童文学的存在，两者之间的艺

术品质无法相提并论。汤汤说，其实这些误解和

偏见都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就容易想当然。有

些人只看到当下儿童文学烈火烹油的创作和出

版现状，而没有兴趣感受一下儿童文学自身的艺

术魅力。

汤汤也反思，中国的儿童文学之所以被纯文

学作家不以为然，一方面是因为好作品实在不算

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少量的儿童文学阅读

里，读到的是市场表现热烈质量却平平的作品，所

以产生了不屑的情绪。现在的儿童文学市场需求

很大，儿童文学写作和出版的门槛已经低到不可

思议的地步，真是繁华中泥沙俱下，泡沫翻卷。儿

童文学要赢得真正的尊重，关键在于儿童文学作

家是不是能拿出越来越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品质

超群、分量足够的作品。这世界上有太多给孩子

们写的作品，看起来短小简单，常常只有几百个

字，却往往比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还深邃广阔，意

蕴丰厚，耐人寻味。汤汤发现，越发达的国家，儿

童文学往往也越发达，顶尖的作品也越多，也许是

因为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越想要回归

自然、朴素、纯洁和本真，回到童话。

汤汤相信，隔膜总能消除，只是时间早晚的问

题。她期待更多的成人文学作家能在写作生涯中

为孩子们用心写一本书，期待中国的儿童文学作

家们有足够的定力和耐心，更沉潜更安静，永怀单

纯和敬畏的心，写出能在时光里留下的作品。

沉潜与出发

与萧萍不约而同，汤素兰也提到了“这是一个

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她认为，“最

好”的时代是因为中国儿童文学保持了强劲的发

展势头，进入了下一个黄金十年，甚至还可期望下

下个黄金十年、白金十年。不利之处是因为中国

儿童文学作家们正在被旺盛的市场需求和五花八

门的阅读推广裹挟着，陷入前所未有的兴奋、疲惫

和忙乱。今天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不在书房，而是

在操场上，在教室里，在童书展上，或者在准备去

操场、去教室、去童书展的路上。出版社很少有耐

心能认真听完一个作家的创作构思，然后像守着

一颗种子在地里苏醒、发芽、慢慢生长一样等待一

本新作的诞生。汤素兰自己的2016年也是在忙

乱疲惫中、被出版社不断催促中走过来的。但她

庆幸还有一些自己的坚持与坚守。比如，未能按

时完成出版社希望的稿子，而留下了一点时间写

自己想写的稿子；留了许多时间不写，而思考应该

如何写。她将这种原地的滞留、停顿与消极，看作

自己的沉潜。希望以此更加看清楚自己写作的来

路与去向，然后，更好地出发。

关键词

2016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注定要在文学史书写上重要一笔。这一年，中国儿童文学真正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一年，中

国儿童文学在创作与批评等方面唱响多声部；这一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仍然在深化自己的思考……在即将挥别2016年时，儿

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也以关键词的形式，对自身创作和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做出回顾和展望。


